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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论文再成热点
木心“文本再生”涉嫌抄袭？

木心，似乎总有引发争论“出圈”的体质。前两年围绕木心是不是大师，起过一次争论。2022
年初，一篇文学硕士论文《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被广为传播，再起争议。

该文作者卢虹贝总结道：“木心的再生文本数量众多，原文本来源广泛，大部分再生文本没有‘文本
再生’的提示，有些甚至有意隐匿。另外，一些再生文本属于抄袭。”

虽然这是一篇8年前的论文，但使“文本再生”成为一个热词，也使木心身陷“抄袭论”。
3月11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姜玉琴教授，她认为，木心创作中出现

的那些与其他作家作品相关联的问题，可以从互文性的角度加以释说。这是木心在创作中所使用的极具
个性化的艺术手法，体现的是一种“接着说”“反着说”“改造着说”的美学思想。对木心作品的解读，不能
简单地望文生义，需要结合木心倡导的“盗亦有道，道亦有盗”的创作思想加以理解。

木心是否涉嫌“抄袭”？

该论文作者卢虹贝是南
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论
文写于2014年。卢虹贝在论
文里定义“文本再生”，是指作
者以他人的文字作品作为原
材料（原文本），进行程度较小
的改写，形成自己的作品（再
生文本）。

卢虹贝在文中举例说，比
如木心短诗《茴香树》：“高大
茴香树/伞形黄花/墓地芬芳闷
热/弗雷德利克少爷/不再到海
上去了”。这首诗除了注明写
于哪一年之外，没有任何的提
示。据卢虹贝考证，这首诗出
自左拉小说集《娜伊斯米库
兰》中毫不相干的两句话：“里
面栽着高大的茴香树，上面开
满了黄色的伞形花朵……常
常经过了整天的闷热天气以
后，从墓园里飘出来的茴香气
味会把整个的匹里亚克都熏
得芬芳扑鼻”，“弗雷德利克少
爷，您不再到海上去了么？”也
就是说，木心将左拉小说集里
的句子，改写成了自己的诗。

对于卢虹贝的指认，网友
反应不一。比如网友“鹤庆
一”在微博上写：“作为木心读
者，是失望的。”不过，也有网
友有不同的反应。比如“隨安
室”在豆瓣账号上发表了一篇
长文回应了这篇论文。“隨安
室”认为，木心没有提示原文
本，是因为“他预设的读者能
把握来龙去脉的关节，已经循
着他的孔道，周游他的秘密，
领会他的趣味。他熔裁的对
象早已先他成家，即便这些中
西作家的名声稍晦，总是有文
能依，有据可查，有人得知，因

而并无抄袭的必要……木心
的种种互文我是早就知道的，
既然看四王仿黄大痴的画不
会错愕，那又为什么会对木心
的文学变奏感到错愕呢？我
不仅没觉得错愕，反而在对照
中得到很多趣味。”

《木心遗稿》透露写作观

细心的读者发现，其实木
心对“文本再生”是有过“交
待”的。就在2022年春天刚刚
出版的《木心遗稿》中，有一篇
木心谈自己写作观的文章。

文章中，木心提到，他的
早期写作追求的是“纯原创”

“纯自我”，甚而进入“纯修辞”
“纯韵律”，不取人名、地名、时
名。其实把“象征主义”逼上
死路，诗只剩诗魂，落尽诗
肉。“我回头了，转为迁就世界
万物，含羞带愧地搜罗物理、
人情、俚语、俗套，我的诗强壮
起来。五十年，诗写得够了，
但为什么音乐上有‘某某主题
变奏曲’，绘画上有仿‘某某山
人’？我的初步的理解是‘游
戏’，更进一层是‘艺术家发现
了他人’……我在他人的小
说、散文中发现诗意，自信能
醍醐从事，能化诗意为诗，我
才决定采用（多半是他人的小
说和散文中不经意的过渡性
的片段）。此行为，于他人无
伤毫发，像搏击空气，空气无
伤，鸟飞去了。而究竟如果参
小说散文为诗，如果对照着揣
摩，那么写诗的原理、技法的
奥妙，也真是尽在其中了（乐
不可支吧，苦不堪言吧）。要
得到这样的诗，比之自作一诗
难得多，所以得的快乐也多得
多。”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真正好的作家，是不怕被质疑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姜玉琴：

对论文提出的“抄袭”观点不敢苟同

在姜玉琴看来，引发
争议的文学硕士论文《木
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
生”现象研究》，是该论文
作者的个人研究心得与
观点，不管恰当与否，其
发表看法的权利应该得
到尊重，但对于该论文指
出木心一些所谓的“文本
再生”属于抄袭的观点，
姜玉琴表示“不敢苟同”。

姜玉琴认为，世界上
的作家大致可划分成两
类：一类是以“我”为主的
天马行空般的天才式创
作方式；另一类则是以整
个人类的文化和整个人
类的精神为基础，来与前
辈作家、作品展开对话，
即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
已有的文化遗产中去，从
而使之形成一种互文性
的关系。木心的创作属
于第二种。她认为，“木
心创作中出现的那些与
其他作家作品相关联的
问题，从性质上说，是属
于一种互文性写作。”

《木心遗稿》

姜玉琴（本人供图）

封面新闻：有人指出，
木心的写作“本身其实是非
常私人性的，有些并不为发
表或出版而写。洗稿、抄袭
之类的指责，用在他身上，
是不恰当的。”您如何看待
这个观点？

姜玉琴：我理解有些读
者出于保护木心的考虑，便
用“私人性”来对抗“洗稿”

“抄袭”之类的指责。但在
我看来，这种辩护是无力
的，也可能并不符合木心的
本意。

木心曾说：“半世浪迹
江湖，自有高人赠我多部幽
史僻典，籀读一过，犂然心
动。异哉，盗亦有道，道亦
有 盗 ”。 中 国 文 化 讲 究

“道”，而这个“道”在木心这
里就等同于“盗”。由此我
们就可以理解木心的作品
中，为何常常会有一个被当

下人所非议的“原文本”的
原因了：在我们看来这是

“抄袭”，而在木心看来，这
就是创作中的一个由“盗”
生“道”的过程。

木心认为，原创就是一
个由“盗”到“道”的过程。
所谓的“盗”就是要面向古
今中外，博采众长，在“众
长”中衍生出自己的“道”。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开
天辟地、甲骨文等可视之为
原创以外，其他的都算不上
是什么原创，都是在别人的
创作成果之上所进行的一
种再创作。我不认为木心
的写作是一种“文本再生”，
相反这就是作家的一种创
作方式。因为这种有影响
性的创作并非是在模仿或
重复对方的思想，而是有意
识地接着说、反着说或改造
着说。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不是“文本再生”，而是一种创作方式

封面新闻：您怎么看卢
虹贝“木心一些再生文本属
于抄袭”这个观点？

姜玉琴：卢虹贝在其文
章里，从大量的资料出发，
初步整理出了一个所谓“抄
袭”的证据链，也是花费了
相当的功夫。她从自己的
立场出发，得出了这样的一
个结论，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的。就这篇论文自身而言，
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它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当然，对我来讲，这篇论
文所提出的“抄袭”观点我是
不敢苟同的。文学世界从来
都是由各式各样的作家构成
的。我相信一个真正好的作
家，一些真正好的作品，是不
怕被人质疑的。

封面新闻：这篇论文被
传播开来之后，有一些木心
的读者看到她举的那些例
子之后，确实受到了影响，
甚至产生了“对木心失望”
的情绪。

姜玉琴：怎么说呢，读木

心的东西是需要有一定门槛
的。首先，我想需要有一个
基本相类似的精神气质和美
学追求。当下对木心的反感，
除了有普通的读者之外，也
有一些是专业作家。不能说
这些人没有人生阅历，没有
美学品位。他们排斥木心，
我认为主要还是气场不对。
让一个向来喜欢听“交响乐”
的人来听“小夜曲”，他自然
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木心的创作方式，是以
整个人类的文化和整个人
类的精神为基础，来与前辈
作家、作品展开对话，即把
自己的创作融入到已有的
文化遗产中去，从而使之形
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他
选择这条创作道路，可能与
他自小读了很多书，性格又
严谨、内敛、自律有关。除
此之外，我想主要还是他的
一种价值认定和审美选择，
即他认为这种下笔有典故、
有出处的创作，显得会更有
历史年代感。


